
余老闷家不是贫困户，但眼
看着就要变成贫困户。

余老闷像根枯木头坐在村
部，看看村干部，看看扶贫队员，
那眼睛没神，像快死的鱼眼。

不说话，叭嗒旱烟，最多一
声“哎——”出口长气。那烟雾
浓浓的，很久不散。

钟琴和小梁，看得心酸，同
情余老闷，又束手无策。原来，
余老闷家有口水塘，他家养的
鱼，活水，吃草和玉米粒，这鱼
虽然长得慢，但好吃。村民自
己来买，乡场上的人骑车开车
来买，每年腊月十几就卖完。
一年卖 2000 多斤，收入在两万
元左右。

可今年进入六月，天气暴
热，进水的小河沟快干涸了，开
始盆大，再碗大，再碟大。现
在，比小娃儿的尿大不了多少。

这条小河沟发源于瓦子村
的帽合山，途经老鸹坪，余老闷
家引水入塘养鱼。

更可恨的是，瓦子村的冉老
五，把水源快截断了：他在上游
修了个农庄，种植上百亩荷田，
需要大量的水灌溉，明年正式对
外开放“百亩荷花”观光项目。

养鱼不可能用自来水养，一
则成本太高，二则自来水缺少
微生物，也不利于鱼的成长。
如果一周内不能解决水源——
下场大雨，或上游放水，余老闷
的鱼塘就会成为烂泥塘、枯塘，
别说养鱼，连螃蟹也养不了了。

因跨村，村干部和扶贫工作
队说话也不管用，干着急。

咋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
余老闷家破产，沦为贫困户。
钟琴不忍心，村干部和扶贫工
作队都在想办法，但他们又不
能造水。急得双脚跳的小梁
说：水是大自然的，怎么能让冉
老五一家垄断呢？告他去。小
梁是村扶贫专干，对事情真相
最了解。

钟琴是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队长，责任重大，紧锁眉头。

当然，这也是办法，而且赢
的可能性极大。但是，打场官
司脱层皮，这案子何年何月才
结案？那时别说鱼，塘里连虾
都死绝了。

找瓦子村干部调解。
这也是办法，不妨试试。两

村的干部都认得，但是结果令
人失望。瓦子村的村干部说，
冉老五不听村里的，他有个堂
哥当乡水管站站长，冉老五仗
着他的势力，在村里横行霸道，
根本不把村干部放在眼里，不
然也不会做出“断流”这样断子
绝孙的“过火事”。

这话引起了钟琴的联想：既
然冉老五仗势欺人，那就找他
仗势的人。

现在是啥社会？信息时代，
多少封疆大吏都因为贪腐入
狱，一个小小水管站站长，要翻
天不成？

乡水管站的站长，叫冉德
庆，是冉老五的亲叔叔。

钟琴搞清了人，决定来个单
刀赴会。

没想到的是，这个叫冉德庆
的人，居然不买账。水管站是
县属部门的派出机构，不受乡
镇管辖。这人 50 岁出头，一脸
的络腮胡，名为站长，实际上
就他一人。钟琴性子温和，可
经历几件事后，知道农村办事
没点魄力不行，甚至要有点狠
劲儿。

行。你只要敢当着我答应
这事儿，我绝不为难你！

钟琴发了狠话。
要我答应你啥事儿？
老 鸹 坪 村 脱 不 了 贫 你 负

责。我马上就到你们单位去，
找你们单位一把手签字。

冉德庆即刻变了脸，毕竟他
知道，现在是扶贫攻坚的关键
期 ，谁 敢 在 这 方 面 捣 蛋 谁 倒
霉。扶贫不力被拿下的干部，
已有好几个。阻碍扶贫工作，
小心打破自己的饭碗。

冉老五的荷田观光项目，
大部分投资是冉德庆的，他想
退休后，在农村好好经营，晚年
有钱有乐。但他没有想到冉老
五借他的势力耍横，竟让下游
断水。

经过协商，发源于瓦子村，
流经老鸹坪的这条小沟，冉老
五只能引进其水源的 1/5，其余
的水往下流，保证其他人用水，
此事由瓦子村村委会监督执
行，乡扶贫办定期检查。

河水来的时候，余老闷塘里
的鱼快渴死了。

余老闷没想到，看起像株草
般纤秀的钟琴，竟然办成这么
艰难的事。

从此，余老闷逢人就讲扶贫
工作队的好话，讲第一书记钟
琴的好话，余老闷哪里闷？他
老婆都嫌他话多，得了话痨。

余老闷说，他现在话多，是
因为他鱼塘活水里的鱼都有
嘴，它们也想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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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随笔家家

小 小 说小 小 说

小时候，家里每年都要买四
册黄历，祖父、父亲、大哥，一人一
册，剩下的一册，备用，以防谁的
损毁或丢失。既然大人备而不
用，放着也是放着，我就拿来作我
的历书。

大人的黄历，会加上批注，诸
如祭祀、嫁娶、出行、动土，诸如
吉、凶、宜、忌。我的黄历，我别出
心裁，在每个日子下面，填上一位
我喜爱的人物。

人物从哪儿来？洋画片！
洋画片是那个时代少年们的

最爱，每个人都有大把大把，素材
取自《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国
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杨家
将》《白蛇传》，等等。我从中选出
365 张，一式英雄豪杰——日子就
此精彩而梦幻。

某天早晨，我打开历书，适逢
武松轮值。武松景阳冈打虎，这
场面，我画过。大虫三技：一扑，
一掀，一剪。武松三快：一闪，一
躲，又一闪。武松抡起哨棒，劈将
下去，却打在了枯树上，把哨棒折
做两截。大虫咆哮，翻身又一扑，
武松疾速跳开，大虫恰好把两只
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就势把
大虫顶花皮揪住，提起铁锤般大
小的拳头，狠劲擂，擂得五六十
拳，大虫早一命呜呼。我把那张
武 松 打 虎 的 画 片 ，搁 进 上 衣 口
袋。出门上学，有意不走大街，绕
行田间小路。遇到沟坎，纵身飞
跃，设想武松就是这般跳。遇到
拦道的歪脖子树，挥臂一砍，思量
哨棒就是这般劈。课堂上腰杆挺
得笔直，目不旁视，壮士自有壮士
的坐相。课间玩“斗鸡”，我师法
武松，先闪，继躲，再闪，避其锋
芒，然后伺机猛攻，几位人高马大
的同学，俱在我武二郎的铜腿铁
膝前败下阵来。

武松有灵，一定会在画片上
笑出声。

又一日，轮值的是姜子牙，这
是我心目中天神级的人物。我读
过《封神演义》，熟悉他的全部故
事，原本在昆仑山修行，因其凡心
未尽，元始天尊派他下山辅佐周
王伐商，并赐予封神的特权。封
神，这差事太美了！我背着书包
上学，沿途走过陈家、彭家、郭家、
李家，总不由自主地朝人家门里
望上一眼，我晓得，这几家堂屋门
楣贴着“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那横条，是我大哥写的。

前天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
是“我的理想”，有人写当工程师，
有人写当解放军，有人写当白衣
天使，更多的人是写当拖拉机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的理想
像天边的那堆浮云，飘忽不定，前
天那么想，昨天改过来，此刻又变
了。那一天，你若问我的理想是
什么，那就是学姜子牙，登台封
神。姜子牙封的是死了的人，我
封的是活着的人。比如，右边屋

里那位裁缝师傅，你看到了吗，他
在靠门口的地方摆了个连环画书
摊，规定看一册一分钱。有一晚，
耿大乱子看了四五册，只交了一
分钱，他瞧在眼里，啥也没说。也
是那晚，我看上了刘继卣、程十发
的画风，想把前者的《鸡毛信》《东
郭先生》，后者的《画皮》借回家临
摹。一掏口袋，傻了，仅剩下几分
钱，不够交押金。我的困窘一定
写在脸上，他看出来了，直接说：

“拿回去看吧。”我说：“登个记，留
个名字。”他手一摆：“不用，你们
这帮学生，我每个都有数。”所以，
我封他为“善解人意神”。你再
看，前面那家药房，对，就是那个
站柜台的店员，人瘦瘦高高，清清
爽爽。他呀，每天凌晨，赶在各家
各户开门之前，总要把周围半里
长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没
人分派他，完全是自觉自愿。如
果能请他当校外辅导员，我第一
个 赞 成 ，只 担 心 他 是 否 忙 得 过
来。所以，我封他为“无私奉献
神”。且慢，后边有人喊我，哦，是

刘蜀吾，同班的。这家伙大大咧
咧，嘻嘻哈哈，星期天陪我踢毽
子，赢了开心，输了也开心，从没
见他有过懊恼，有过不如意，我封
他为“快乐神”。

最得意的，是碰上孙悟空孙
大圣值日。我刚好属猴，我读《西
游记》，巴不得化作花果山水帘洞
的一只猕猴，好跟大圣学习十八
般武艺。孙大圣大闹天宫，一举
奠定了他响彻三界的威名。我
嘛，今天也要学他大闹课堂——
不是舞枪弄棒，破坏秩序，而是心
猿意马，神游天外。老师讲语文，
我在课本上画猴子，画了一幅又
一幅，画够了，又在两个拇指肚上
画真假美猴王，在其余八个指肚
上画妖魔鬼怪，让他们轮番捉对
厮打。玩厌了，我开始琢磨，怎样
说服文娱委员，让班里排一出《三
打白骨精》，我扮孙悟空。

当日被我内定扮演唐僧的，
叫周古廉。他家是弹棉花的，兼营
出租古典章回小说。他身上有股
侠义之气，我那一阵子的许多读
物，如《隋唐演义》《施公案》《三侠
五义》《七剑十三侠》，都是由他慷
慨提供的。当然啦，选他扮唐僧，
不是投桃报李，而是因为他长相端
正，嗓子也洪亮。后来，周古廉进
了北大经济系，我们在燕园相逢。
记得那年春节，跟他说起小学课堂
上的即兴构想，周古廉摇头：“你的
性格不像孙悟空。”我承认他说得
对，我向来是逍遥派，比猪八戒还

“无能”，比沙和尚还“悟净”，哪里
有半点“斗战胜佛”的影子？

如今回忆起历书上的那些英
雄豪杰，仍觉得弥足珍贵。毕竟，
我与那些英雄豪杰有过亲密的互
动——每一天，从早到晚，我活跃
在他们的时光里，他们也活跃在
我的时光里。

历书上的英雄豪杰
□卞毓方

落霜时节，木樨凋谢，秋菊犹
存，雁阵长空，蝉噤荷残，草木收
敛幽远秋香，呈现枯瘦之态。此
时，木芙蓉俏立枝头，迎霜怒放，
硕大绮丽，背衬霜天，如印象派大
师的画作。

木芙蓉，又名拒霜花、木莲、
地芙蓉、华木，为锦葵科木槿属落
叶灌木或小乔木。秋深霜降时开
花，持续发花至仲冬。花朵五彩
缤纷，移时而变，初开时为白色或
粉红，然后渐渐变成深红色，越开
越艳，真是“晓妆如玉暮如霞”，谓
之“三醉芙蓉”。

木芙蓉花期长，开花旺盛，花
大而色丽，可孤植、丛植于园墙、水
湄等处。木芙蓉叶形如枫叶，脉络
分明，叶面有嫩软的绒毛。绽开的
花蕾，或白或粉或红的花朵，一层
一层，如同少女的裙摆，包裹里面
稚嫩而柔软的黄色花蕊。

伫立湖畔水滨凝望木芙蓉，
水影花颜，相映成趣。木芙蓉花
端庄艳丽，犹如江南小巷里走出
的娉婷女子，端庄典雅。有着清

新的面容和清扬的笑意，温润从
容，安然若素。

城市或村野，每每青霜敷地，
一丛浓浓的碧绿衬着簇簇粉红的
芙蓉花，开得鲜艳热闹，压得枝头
沉甸甸的。艳丽的花朵经过雨水
的洗礼，越发显得娇柔妩媚，楚楚
动人。木芙蓉着霜，叶片花瓣结
一层细碎冰晶，清丽柔靡的味道
让人心生清欢。一树木芙蓉，流
淌水墨神韵，散漫乡野，倚风自
笑，自在妖娆。

有时秋风掠过，木芙蓉花摇
曳生姿，仿佛仙女身着彩色纱裙，
随风翩跹起舞，把萧瑟深秋，渲染
得诗意盎然。悄立花树下，手抚
花瓣，轻挼金黄花蕊，凑近深嗅，

一股淡淡花香扑鼻而来，沁人心
脾。人花俱俏。

大地凝霜，落叶纷飞，百花凋
敝，正是万木萧瑟的季节，唯有风
姿秀韵的木芙蓉花，点缀得寥廓
江天，分外壮美。单瓣的花朵类
似木槿，但复瓣的花朵更像牡丹
芍药。苏东坡因此写下“千林扫
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
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的诗句，赞誉木芙蓉花不畏秋霜，
美艳瑰丽，隐喻自己高洁清廉的
志趣和情怀。

木芙蓉花亦可入药。《本草纲
目》言其“治一切大小痈疽，肿毒
恶疮，消肿，排脓，止痛”。幼时身
上害了疖子，祖母就摘木芙蓉花

在碗里捣汁，敷于肿处，清凉袭
人，不几日，患处便消肿了。

“淡抹轻施，新妆娇倩。薄霜
偏衬芙蓉艳。”每逢青霜轻落时
节，最让人心醉的莫过于那盛开
的木芙蓉花了。一树树、一簇簇，
如同一个个盛装的古典女子张开
朵朵笑脸，分外迷人，把秋的萧瑟
一扫而光，也把爱、暖与希望阳光
般洒入我们的心间。

岁月静好，我在木芙蓉香韵
里倾听一段时光的吟唱。木芙蓉
承袭秋霜，不悲不怨，从容以待，
砥砺前行，如中年的人生，渐趋沉
稳老道。因为木芙蓉，在这深秋
里，生活就是一场值得盼望与欢
喜的等待。

薄 霜 偏 衬 芙 蓉 艳
□宫凤华

光头山又称麦秸摞，位于古
都西安南部沣峪口内秦岭分水岭
西侧，海拔近三千米，因远观其外
形酷似人之秃头而得名。初听此
名，一般人都会以为山上寸草不
生，光秃一片，其实这里虽海拔较
高，树木稀少，但杂草仍很繁茂。
尤其是山坡上那一棵棵孤零零的
松树，引起我的极大兴趣。

提起松树，人们一般会想起
黄山的迎客松，那颀秀、舒展、热
情的风姿和挺拔、高大、不屈的神

采，不由得想起陈毅元帅的诗：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
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那年秋天，
与友人同游光头山，我完全改变
了以往对松树的看法。

山坡上那一棵棵孤零零的松
树老态龙钟、身躯矮小，在山风的
胁迫下，毫无挺拔威武的气势，倒
像是放大版的盆景。它们一个个
时而伸出长长的脖子仰望山顶，
时而低头弓背，如尽力攀爬的跋
涉者，前仆后继争先恐后。迎接
它们的不可能时时是和煦的春
风、温暖的阳光，而是变幻莫测的
气候——时而倾盆大雨，时而烈
日暴晒，时而霜欺雪压，时而狂风
刀刮斧斫，有的松树虽遭到雷电
的闪击，没了头颅，被击穿的脖颈
黑魆魆的仿佛还冒着青烟，但它
的腋下愣是迸出一抹苍翠，绽放
出新芽新叶新枝头，“乱云飞渡仍
从容”。为了生存，它们或委身于
崖畔，或扎根于石缝，或混迹于荆
棘丛中，或匍匐于乱石岗内，任风
霜沧桑它们的容颜，任岁月扭曲
它们的躯干，使得它们的形象虽
不能用“岿然屹立”来形容，却可
以说个个都是“负势竞上，争高直
指”，你能感觉到它们内心有一股
不服输的气质！虽然弯着腰，但
弯腰的目的不是逆来顺受，而是
为了减轻前进的阻力，为尽快冲
上前方作暂时的战略调整；虽然
低着头，但低头的目的不是为了
卑躬屈膝、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更
加挺起胸、抬起头，不趴下！

我告诉友人，看到这些毫不
起眼甚至有点卑微的松树，我首
先想到了“顽强”“坚毅”这些词，
接着我耳边也响起老一辈革命家
陶铸写的《松树的风格》：“它就不

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处茁壮
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
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
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
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虽然这
些松树貌似生长得并不茁壮且背
弓腰弯，我眼前更是浮现出周恩
来总理巧妙回答西方外交使节挑
衅的场景，那位西方的外交官以
不怀好意的口吻问周总理：“你说
你们中国不是富强了吗，你们的
国民为什么走路总低着头弯着
腰？”周总理不卑不亢、绵里藏针
地哈哈一笑，说：“走下坡路的人
自然会扬头挺胸，我们中国人走
的 是 上 坡 路 ，自 然 要 低 头 弯 腰
的。”也直到这时我才理解了“山
下有棵大树，山上有棵小树，我不
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大哪个更
高”这句话蕴含的哲理和精妙。

友人告诉我，看到那一棵棵
秦岭松，他终于明白，生活中，低
头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的人面对
现实不会低头、不知道低头一味
逞强；弯腰不可怕，可怕的是弯了
腰也弯了心、不知如何挺起脊梁
从而泯灭了内心不服输敢于赢的
气概。宁折不弯是一种风度、是
一种品德，弯而不折、曲而渐进、
勇往直前也不失为一种人生的智
慧，毕竟我们的生活目的不是为
了追求纯粹的形式，而是要追求
最终的目标，只要有益于大多数
人、有助于目标的实现，即使自己
暂时受一点儿委屈甚至误解又算
得了什么呢？

站在 高 高 的 光 头 山 上 ，一
阵 山 风 裹 着 花 香 拂 面 吻 颊 ，我
仿 佛 觉 得 山 坡 里那一棵棵秦岭
松也在向我点头含笑，令人顿觉
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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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功夫至，须长白发翁。
攒叶来做饵，抽枝当鱼绳。

夜 梦 两 条 小 鱼 儿 ，手 拿 长
杆，幽浮于水中，小心而激动地
钓着空气中浮游的我和哥哥。
今早就被哥哥叫了，带上三岁的
小侄女，到公园钓鱼去。

小时候钓鱼，是拿绳子拴了
放有馍块儿的罐头瓶子在水库
边，见有贪食的小鱼游入，远远
地把绳子往上一提，小鱼儿便在
瓶中摇头摆尾跳脚儿挣扎的同
时，急切地向水里的同伴喊：“救
命！”这声音我们听不见，只嘻嘻
哈哈地笑。

今天我们的钓鱼手段，并不比
二十年前高明。一根树枝下面吊
一个塑料窗纱缝制的小兜儿，用细
铁丝绷成小桶状，还是扔些馍块
儿，投入水中，引得鱼群游入。

看见鱼儿进了“埋伏圈”，站在
一旁的小侄女跳呀叫呀笑呀闹呀，
鱼儿“拉”上来，她却不敢上前，倒
是引得旁边一大群小孩儿来围观。

这 公 园 的 构 造 极 其 简 单 。
一块平地，挖一个大坑建亭、放
水、栽松柏花树，抬珊瑚石块，挖
出的土垒就的低矮土山，请来一
匹腾飞状的青石雄鹰，引来划桨
的小篷船、脚踏板的鸭子船，引
得行人前来观看、渔人前来垂
钓、孩子们前来喧闹，便形成了

一个公园。
虽然不如省城的大，却也小巧

别致。有秋蝉在叫，蝉声和着秋风
在静穆的树林间环绕，从远处绕出
来时，已没有多大声气，却吵得水
波儿一圈圈荡漾开去，更叫得身形
绵软的太阳光无处不在。

天生俏丽的柳树环湖而立，
娇好的样子令人怜爱。看湖中
树影，荡漾的波纹当中，亭亭也，
雾雾也，朦胧娇美。杨树是伟丈
夫，干枝上举，腰杆挺直，深秋的
黄叶在夕阳照射之下，就像当年
逐日夸父的头发，被那个太阳高
烧得焦黄。

夸父是硬汉子，但却独独一
个站立于园门左侧；柳树的发
丝，犹如一群站在湖边沐洗长
发的浣纱少女，发髻一解，“哗”
地垂下一头乌黑的瀑布，一直
垂到水面。“伊人独憔悴”，盼想
爱情久了，入水的发丝被湖水
染成一片绿。

幻想把柳条儿全做了鱼绳，
柳叶儿做浮标，那可是大地母亲
手里拿了树干，也在垂钓人呢。
偶尔有一对情侣从湖旁柳丝间
穿过，“我们结婚吧！”

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母亲
自豪了、母亲微笑了，就让我拿
时间的木匣钓鱼船儿、钓秋风
儿、钓水波儿、钓那骄阳去吧，独
留爱给人间，并承载一切欢笑。

空中的风，过而无影，只有
长发的柳枝轻轻晃动，说是鱼儿
上了钩了，秋天好收获呀，它是
在催促稍有闲暇的我呀，这一点
我还是知道的。水底下也有风
吗？鱼儿能感受得到吗？大概
可以的，人所见不过是动荡不定
的环形水波。

再想那《老人与海》，分明是
在赞颂鱼钓人啊，像昨夜的梦。
鱼儿离不开水，人就能离得了空
气？如果说鱼是湖水的精灵，梦
就是人的空气。

谁能说我和哥哥在岸边儿钓
鱼的同时，不是湖底的小精灵们
也在垂钓着我们？钓得我们的心
情也如同游鱼入水般自在。

尤其是小侄女，虽然不敢上
前，看到我们把钓来的鱼儿装进
水桶里，又是拍手又是蹦跳，小
样儿多么美妙。

大鱼 儿 钓 人 ，这 是 西 方 人
的 生 活 ，东 方 才 是 人 钓 鱼 呢 。
正因为是人钓鱼，也才能体味
到垂钓本身的悠闲和乐趣。所
谓“怡然之 乐 ，深 潜 于 心 ”，就
是 这 个 道理。

人生也艰难，市场经济条件
下，人们都崇拜强人，崇拜更加
男人的男人和男人化了的女人，
岂不知向壁而泣的硬汉子（硬婆
姨）们，也是在汗水、泪水和血水
之中泡大的？

钓 鱼 随 想钓 鱼 随 想
□李大唐

□白来勤


